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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滸傳武松

《水滸傳》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璀璨瑰寶，其藝術成就並非建立在單純的英雄冒險或快意恩仇之上。 從現代文學批評的視角來看，這部史詩鉅作本質上是一部描繪帝國晚期社會結構性崩潰的悲劇。 施耐庵以冷峻且寫實的筆觸，展現了個體在腐敗官僚體系與崩潰邊緣的社會秩序中，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與重塑。 在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漢中，武松無疑是最具代表性、也最受民間喜愛的人物之一。 然而，大眾對武松的認知，往往被局限於「景陽岡打虎」這一單一事件中。 「武松打虎」的故事在華人世界流傳極廣，其知名度早已超越了《水滸傳》原著本身。 即便是一個從未翻閱過《水滸傳》的讀者，也必然對武松在景陽岡上赤手空拳擊斃猛虎的英勇事蹟耳熟能詳。

然而，在文學結構上，打虎其實只是武松在整部小說中的「出場序曲」。打虎的情節，主要在於展示武松超凡的肉體力量、過人的膽識，以及他此時作為一個守法公民的樸素正義感。這是他英雄神話的起點，但絕非終點。

《水滸傳》對武松這個角色的核心描述，並非停留在這個神話之中，而是在於他隨後經歷的一連串幻滅、掙扎，以及最終的心理演變。讀者會必須意識到一個關鍵：打虎時的武松，內心深處是一個極度渴望融入體制、維護現存秩序的「正義青年」。

而到了小說中後期，他卻變成了一個身披僧衣、手持戒刀，卻不再相信任何法律與體制，只憑個人暴力來定義正義的「行者」。

這種從「打虎英雄」到「冷酷行者」的轉變，才是施耐庵對武松這個角色最深刻的文學刻畫。

這並非一個簡單的英雄落草故事，而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腐敗體制中被重組，最終走向暴力的故事。

接下來，我們將系統性地剖析這一轉變的軌跡，探討武松是如何在現實的重擊下，一步步交出他對體制的信任，最終完成這場悲劇性的自我重塑。

武松的出場

武松的正式登場，是在《水滸傳》第二十二回「柴進門招天下客，武松大鬧設房中」。

不過，真正讓他名震天下的「景陽岡打虎」事件，則發生在第二十三回。 當時的武松因為在鄉里打傷了人，誤以為對方已死，因而逃亡在外，投奔在柴進莊上。 在柴進莊上，他因脾氣暴躁，並不受柴進重用，直到遇見了宋江，兩人才結為金蘭兄弟。 隨後，武松得知當初被他打傷的人並未死，便決定返回家鄉清河縣尋找兄長。 在回鄉途中，他路過山東博平縣的景陽岡。

當時景陽岡上有隻吊額白睛大蟲（老虎）傷人，官府為此限期捕捉，並在岡下貼出告示。 武松不信邪，在岡子下的小酒店裡一連喝了十八碗「三碗不過岡」的烈酒，隨後趁著酒興，不顧店家勸阻，執意在傍晚時分過岡。 在半醉半醒之間，大蟲突然襲擊。 武松憑藉著驚人的本能與神力，在哨棒折斷的情況下，硬是赤手空拳將這隻猛虎擊斃。

這一幕不僅解決了當地的虎患，也深層改變了武松的命運。

陽穀縣知縣見武松有如此神勇，便賞識他，封他為本縣的「都頭」。

補充說明一下，北宋時期的「都頭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。在宋代的軍事與地方治安體制中，都頭並非高級軍官。

簡而言之，它相當於地方縣衙裡的治安警察隊長，或者是負責緝捕盜賊的武官首領。雖然官階極低，甚至算不上正式的朝廷命官，但對於當時身無分文、曾是通緝犯的武松來說，這無疑是進入體制、獲得社會身分認同的絕佳機會。

武松對此是極為珍惜的，他穿上官服，自此成為了體制內的執法者。

就在武松當上都頭後不久，他在街上偶遇了自己失散多年的親哥哥——武大郎。

武大郎身材矮小，相貌醜陋，性格懦弱，靠賣炊餅為生。然而，武大郎卻娶了一位極其美貌的妻子，名叫潘金蓮。武松與哥哥重逢，並搬入武大家居住，這段命運的交織，隨後引發了一場改變所有人命運的悲劇。

潘金蓮、武大郎、西門慶這三個人物，在後來的古典奇書《金瓶梅》中成為了核心的主角。但在《水滸傳》中，他們其實只是推動武松命運轉折的次要角色。《金瓶梅》借用了《水滸傳》的這個故事框架，進而極其細緻地描寫了市井生活與人性的貪婪。

如果讀者對這三人的家庭恩怨、情慾糾葛以及更深層次的社會風貌有興趣，非常建議去閱讀《金瓶梅》。但在《水滸傳》的語境裡，這場家庭悲劇的核心功能，是為了測試武松對體制與道德的底線。

在此時，讀者對武松的了解與認知，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徵：

超凡的武力值： 赤手空拳擊殺猛虎，充分展現出他超越常人的肉體天賦。

對傳統道德的忠誠： 他對哥哥武大郎極其敬重，展現了深厚的長兄如父之情。

對體制秩序的敬畏： 他非常自豪於自己「都頭」的身分，做事講求規矩，恪守本分。

極強的道德潔癖： 面對潘金蓮的言語挑逗與百般誘惑，武松表現得義正言辭，甚至嚴厲警告潘金蓮要安分守己。

此時的武松，是一個典型的、高度理想化的儒家道德與法律秩序的維護者。他相信善惡有報，相信官府的公正，更相信自己作為都頭，能夠在這個體制內安身立命、伸張正義。

然而，這正是施耐庵的高明之處——他先塑造了一個符合體制規範的英雄，然後再冷酷地將這個英雄所信賴的一切撕裂殆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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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張正義

武松與武大郎相認後，原本期盼能過上安穩的家庭生活。然而，潘金蓮對武松的垂涎未果，轉而與清河縣的富商、同時也是地痞流氓的西門慶勾搭成姦。這段姦情在王婆的撮合下愈演愈烈，最終發展成了故意殺人案。

當武松因公差前往東京（汴梁）出差期間，武大郎發現了兩人的姦情，卻被西門慶踢傷。隨後，潘金蓮在西門慶與王婆的唆使下，用砒霜毒死了武大郎。這一連串情節發生在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。

對於這段家喻戶曉的謀殺案，我們不在此贅述其細節，因為文學批評的焦點不在於這場姦情本身，而在於武松得知真相後的反應。

出差歸來的武松，面對哥哥突然暴斃的噩耗，他並沒有立刻暴怒殺人。請注意這個細節：此時的武松，依然是陽穀縣的都頭。他是一個執法者，他腦中的第一反應，不是動用私人武力解決問題，而是尋求法律途徑。這展現了武松當時對大宋律法的信任。

他開始進行極其嚴密的刑事調查。

細緻的現場問詢： 他首先詢問了武大郎死前的症狀，發現遺體呈現非正常死亡的特徵，疑點重重。

關鍵物證的搜集： 他找到了負責火葬的何九叔，得到了何九叔暗中留下的武大郎骨殖（呈現黑色，證明中毒）以及西門慶給的賄賂銀兩。

核心證人的掌握： 他找到了目擊證人鄆哥，掌握了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姦、王婆撮合的詳細口供。

在掌握了如此扎實的物證與人證後，武松做了一個完全符合法治精神的舉動。

他帶著何九叔、鄆哥，以及骨殖和口供，正式來到陽穀縣衙，向知縣狀告西門慶與潘金蓮謀殺親兄。這是一次標準的、合法的、理性的訴訟程序。如果大宋的法律體系能夠正常運作，西門慶與潘金蓮將會被逮捕、審判並判處刑罰，正義得以伸張，武松也依然會是那個受人尊敬的都頭。

然而，現實給了武松無情的一拳。

西門慶在得知武松告官後，立刻派人送了重金給知縣以及縣衙裡的所有關鍵官員。

第二天，知縣退回了武松的訴狀，理由是「證據不足，難以立案」，並冷冷地對武松說：「都頭，你也是衙門裡的人，難道不知道『自古捉姦在雙，捉賊在贓』？你哥哥已經火化，你憑什麼說他是被毒死的？不可聽信外人挑撥，與西門慶這等大戶作對。」

這番話，自此封鎖了武松尋求司法正義的道路。這不是個案的腐敗，而是整個官僚體制對底層個體的系統性背叛。武松在這一刻，經歷了他人生中第一次、也是最關鍵的一次信念動搖。

他發現，自己平日裡引以為傲的「都頭」身分，在金錢與權力的勾結面前，不過是一張廢紙。法律，並不能保護守法的人，反而成為了權貴的保護傘。既然體制拒絕給予正義，武松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重建正義。

但他依然保留了最後一絲對「形式正義」的執著。

他回到家中，辦了一場法事，請鄰里街坊（包括王婆）前來作證。在眾人面前，他強行拷問潘金蓮與王婆，逼迫她們供述罪行，並讓士兵（他的部下）記錄下口供。隨後，武松手刃了潘金蓮，並提著她的頭顱，前往獅子街大酒樓，找到了正在尋歡作樂的西門慶。經過一場激烈的搏鬥，武松將西門慶從酒樓上扔下，隨後下樓割下了西門慶的首級。

殺了仇人之後，武松的舉動再次證明了他此時依然對體制抱有某種幻想。他沒有選擇像其他江湖好漢那樣立刻亡命天涯，投奔柴進或上山落草。相反地，他帶著潘金蓮和西門慶的人頭，以及自己記錄的口供，主動走進了縣衙，向官府投案自首。

他對知縣說：「小人武松，因嫂嫂不守婦道，毒死親兄，官府不予受理，小人無奈，只得手刃仇人。如今罪責在身，甘願受罰。」

這個舉動在現代讀者看來可能難以理解，但它深刻地揭示了此時武松的心理狀態：

他雖然使用了暴力，但他依然承認官府的裁判權。他認為自己是在履行一種「高於法律但符合天理」的道德義務，他願意為此承擔大宋律法的懲罰。他骨子裡，依然是那個希望留在體制內的「打虎武松」。因為武松在當地極得民心，且知縣也覺得對他有所意氣上的虧欠，最終官府在判決時做了手腳，將武松的罪名減輕為「因爭風吃醋，互毆致死」，免了死罪，判處刺配孟州。

在流放孟州的途中，武松經過了十字坡。

在這裡，他遇到了開設人肉客棧的母夜叉孫二娘與菜園子張青。武松憑藉著敏銳的江湖直覺，識破了孫二娘的蒙汗藥，並將其制服。張青及時趕到，雙方不打不相識，結為兄弟。這一小插曲，看似只是武松流放路上的一個驚險遭遇，但實際上，這是施耐庵埋下的一個極深伏筆。

在十字坡，武松第一次接觸到了完全游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「黑道生態」。張青和孫二娘的生活方式，是完全否定官府律法的。雖然武松此時依然拒絕了他們「落草為寇」的建議，堅持要戴著枷鎖去孟州服刑，但他的行動半徑與思想維度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拓寬了。

此時的武松，雖然手染鮮血，但他依然是一個「正義青年」。他殺人是為了報仇，投案是為了守法。他依然抱持著「只要服完刑，我還能重新做人」的體制內幻想。然而，孟州的監獄，將會是他這場幻想的終點站。

快活林囚犯生活

武松帶著枷鎖，來到了孟州牢城營。按照當時的規矩，新來的囚犯都要挨一百下「殺威棒」。然而，武松在牢裡卻受到了超乎尋常的優待。他不僅沒有挨打，反而被安置在乾淨的單間裡，每天有人送來好酒好肉，甚至還有熱水伺候。這讓習慣了體制運作的武松感到極其疑惑與警惕。

他知道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這種優待背後，必然有著某種對價關係。很快，幕後的主使者現身了。此時出現的人物，名叫施恩，外號「金眼彪」，是孟州牢城營管營（監獄長）的兒子。施恩雖然是官二代，但他同時也是當地的黑幫頭目。他依仗著父親的勢力，在孟州城外的「快活林」開設了一個大型的娛樂與商業特區。快活林裡有百十家商鋪、酒樓、賭場，每天的流水極為驚人。施恩靠著收取保護費和自己經營產業，賺得盆滿缽滿。

然而，最近快活林來了一個對手，名叫蔣忠，外號「蔣門神」。蔣門神武藝高強，且背後有著孟州張團練的政治支持。 蔣門神來到快活林後，憑藉著強大的武力，直接將施恩痛打了一頓，並霸占了快活林的所有地盤。施恩打不過蔣門神，又無法通過官方渠道解決（因為對方背後也有官府勢力），只能忍氣吞聲。當他聽說「打虎英雄」武松被刺配到這裡時，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奪回地盤的絕佳機會。

於是，施恩對武松百般討好，試圖用物質利益來收買這隻猛虎。這段故事發生在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八回至第二十九回 當武松得知事情原委後，他的反應非常值得玩味。他對施恩說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幫你把地盤搶回來便是。」這裡，我們必須冷靜地剖析武松此時的心理轉變。與之前在陽穀縣為了殺兄之仇而動武不同，這次在快活林，武松是為了什麼而戰？

他不是為了公義： 施恩並非弱者，他本質上是一個依仗父權、壓榨商戶的黑幫頭目；蔣門神搶奪地盤，不過是另一個黑幫的黑吃黑行為。

他是為了人情與利益： 武松因為接受了施恩的好酒好肉，承了施恩的情，因此願意充當施恩的「打手」。

他開始接受江湖規則： 此時的武松，已經不再計較這件事情是否符合大宋律法。他開始接受「誰對我好，我就幫誰打架」的江湖義氣。

這是一個極其微妙但致命的轉變。

那個曾經堅持要走法律程序、堅持自首的都頭武松，此時已經在現實的消磨下，降格為了一個拿人手短、替黑幫平事的「高級打手」。為了展現自己的神勇，武松在前往快活林的路上，玩了一齣「無酒不發瘋」的戲碼。他要求每過一家酒店，就必須喝三碗酒，這就是著名的「醉打蔣門神」。到了快活林後，武松已經喝得大醉，但他神智極其清醒，憑藉著精妙的「玉環步、鴛鴦腳」，將身材高大的蔣門神打得滿地找牙，跪地求饒。

武松逼迫蔣門神答應三個條件：一是把快活林還給施恩；二是向施恩賠禮道歉；三是立刻離開孟州。

在這一次衝突中，武松雖然表現得霸氣十足，但他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分寸。他沒有殺蔣門神。這說明此時的武松，內心深處依然有著一條隱形的底線。他認為這只是一場江湖恩怨的爭奪，打服了、把地盤要回來即可，不需要鬧出人命。奪回快活林後，武松成為了施恩的座上賓，每天在快活林享受著無上的尊崇與奢華的生活。他被當地的商戶與黑道人物捧上了天。

在這種吹捧與舒適的生活中，武松的警惕性逐漸降低，他的個性也變得有些膨脹。 他似乎忘記了自己依然是一個囚犯的身分，也忘記了這個世界運作的殘酷本質。他以為自己憑藉武力，在這個黑白交界的灰色地帶找到了新的平衡。然而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所依附的施恩勢力，在真正的權力核心面前，依然脆弱得像一張紙。而他沒有殺死的蔣門神，正在暗處與更強大的黑暗勢力勾結，準備給他致命的一擊。這場快活林的短暫美夢，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短暫平靜。

血濺鴛鴦樓

武松在快活林享受的平靜生活並沒有持續太久。

蔣門神被擊敗後，並未甘心認輸。 他找到了自己的靠山——孟州兵馬都監張蒙（張都監）。張都監是孟州的軍事長官，其實權遠非監獄長之子施恩所能比擬。張都監與蔣門神、張團練結成同盟，設下了一個極其陰毒的圈套來對付武松。這段令人屏息的情節，發生在《水滸傳》第三十回至第三十一回。張都監首先出面，表現得極其欣賞武松，將他從牢城營調到自己府中做親隨。他對武松關懷備至，甚至承諾要將府中的漂亮丫鬟玉蘭許配給武松為妻。武松自幼孤苦，面對張都監這種級別的官員如此器重，甚至還為他操辦婚事，內心感動得無以復加。他以為自己終於再次得到了主流社會的接納，甚至有機會重新建功立業。然而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降低他的戒備。

在中秋佳節之夜，張都監府內突然高喊「有賊」。武松出於職責，立刻提棒出來捉賊，卻在張都監的臥房外被早已埋伏好的官兵一擁而上，當場按倒。隨後，官兵在武松的房間裡「搜出」了張都監府上失竊的金銀器皿。這是一場無中生有的「栽贓嫁禍」。武松百口莫辯，隨即被送往孟州府衙。在知府的嚴刑拷打下，武松被迫屈打成招，再次被刺配到更遠的沙門島。

在流放途中，當隊伍行進到「飛雲浦」這座險要的吊橋時，武松發現了異樣。負責押送他的兩名防送牌手，與蔣門神派來的兩名殺手暗中打眼色，企圖在橋上將他謀殺並拋屍河中。在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武松沉睡的野獸本能被深層喚醒。他搶先動手，戴著枷鎖使出神力，將兩名殺手擊落橋下，並迅速解決了另外兩名牌手。在拷問倖存者後，武松得知了整個陰謀的全部真相：

張都監、張團練、蔣門神聯手設局，就是要置他於死地。這一刻，武松腦中那根緊繃了許久的、關於「體制、法律、秩序」的弦，終究斷裂了。他發現，自己無論多麼努力地想要做一個好人，無論多麼渴望融入這個社會，這個社會的權力者們依然會毫不留情地用最卑鄙的手段將他毀滅。他對這個世界步向絕望。

絕望之後，釋放出來的是無邊無際的毀滅性暴戾。武松沒有逃跑，他提著奪來的朴刀，連夜折返回孟州城。他摸進了張都監府，一路殺上鴛鴦樓。在鴛鴦樓上，張都監、張團練、蔣門神正在一邊喝酒，一邊慶祝他們「成功除掉武松」的奸計。武松如同地獄走出的殺神，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。

接下來的畫面，是《水滸傳》中最為血腥、也最令人震撼的屠殺。

武松沒有任何廢話，他手起刀落，將蔣門神、張都監、張團練三人砍成肉泥。如果殺戮到此為止，這依然可以被解釋為一場精準的復仇。但隨後發生的事情，卻將這場復仇推向了無可挽回的深淵。

武松殺紅了眼。他走下鴛鴦樓，開始對府內所有人進行無差別的屠殺。

擴大復仇範圍： 他殺了張都監的夫人。

處決背叛者： 他殺了那個曾經對他百般溫柔、卻在栽贓時充當偽證的丫鬟玉蘭。

清除所有目擊者： 他殺了府裡的廚子、使女，甚至連完全不相干的看門老漢和無辜的婢女，他也一併砍死。

整座張都監府，一夜之間變成了人間煉獄，共有十五口人死於武松刀下。這是一場失控的、毀滅性的宣洩。武松此時殺害的，已經不僅僅是他的仇人，而是這個欺騙了他、毀了他的世界的所有象徵。殺完人後，武松用衣服組織起鮮血，在鴛鴦樓的白粉牆上，大字寫下：「殺人者打虎武松也！」

這八個字，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最後宣告。他不再逃避，不再尋求法律的審判，他用自己的名字，為這場暴行蓋上了印章。這也是「打虎武松」這個身分的最後一次集體亮相。

寫完字後，武松逃出城外，再次來到了十字坡，投奔張青與孫二娘。此時的武松，已經成為了朝廷通緝的頭號重犯，畫像貼滿了各個州縣，他那顯眼的刺青與容貌讓他寸步難行。為了保全武松的性命，孫二娘提出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建議：

讓武松改頭換面，偽裝成一個「行者」（游方的出家道人）。這個行者的裝備，原本屬於一個被孫二娘殺害的無名道人。在原著中，施耐庵對武松改裝後的「行者」造型有著極其傳神的描寫：

> 前遮後擁，一條紅絹雜色手巾。

> 腦後一條鑌鐵箍，箍住蓬鬆頭髮。

> 身穿一領皂布直裰，腰繫一條雜色絛。

> 腳穿一雙雙摺皮鞋，背上背著一個包裹。

> 挂著一串數珠，腰間插著兩口雪花鑌鐵戒刀。

當武松對鏡自照，看著鏡中那個頭髮蓬鬆、頭戴鐵箍、身披皂袍、手持雙刀的自己時，他知道，那個曾經的陽穀縣都頭、那個渴望安分守己的打虎英雄，已經不復存在了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個與這個世界決然決裂的、冷酷的「行者武松」。這個造型，不僅僅是一次物理上的偽裝，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涅槃。行者，本意是修行之人，應該心懷慈悲，普渡眾生。但武松這位「行者」，腰間掛著的卻是專門用來殺人的戒刀。這種極端的反差，構成了文學史上最諷刺、也最令人唏噓的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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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虎武松變成行者武松

在血濺鴛鴦樓、化身為行者之後，武松在《水滸傳》後半部分的戲份急劇減少。他不再是小說情節的中心推動者，而是退居為梁山大軍中的一員悍將。他在隨後的戰鬥中表現得沉默而高效，彷彿一個失去了個人情感的戰鬥機器。他隨後上了二龍山，與魯智深、楊志等人匯合，最終一同歸順了梁山。在梁山排座次時，他位列第十四位，天傷星，擔任步軍頭領。

在隨後的梁山征伐過程中，武松屢建奇功，直到最後征討方臘時，他在烏龍嶺戰役中被包道乙的混元劍砍斷了左臂。雖然他最終在魯智深的幫助下，單臂擒獲了方臘，但他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

戰爭結束後，朝廷班師回朝，準備給倖存的將領封官加爵。此時的武松，卻做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、但又完全符合他性格邏輯的決定。

他拒絕了回京當官的誘惑，選擇留在杭州六和寺出家，照顧中風的林沖，最終在八十歲時無疾而終。這段後半生的簡要軌跡，看似平淡，但如果我們將其與他前半生的激烈衝突對比，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心理演變過程。

武松的轉變，其實是施耐庵對人性在極端環境下重組的最殘酷描述。武松自己或許在內心深處，一直覺得自己依然是那個在景陽岡上、光明磊落的「打虎武松」。但實際上，他已經全面改變了。他從一個「維護法律的執法者」，變成了一個「否定法律的施暴者」。

對生命價值的漠視： 在陽穀縣，他殺潘金蓮與西門慶，是精準的復仇，他甚至避開了旁人。在快活林，他對蔣門神點到為止。但到了鴛鴦樓，他連無辜的丫鬟、僕人也一併屠殺。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被暴力深層侵蝕，失去了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

對正義定義的扭曲： 以前的他，相信官府，相信大宋律法。後來的他，只相信自己手中的雙刀。他的正義，變成了「以暴制暴」的私人復仇。

對社會體制的自願放逐： 他穿著行者的衣服，這件衣服本是出家人的象徵，但在他身上，卻成為了他游離於社會邊緣、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約束的憑證。他用宗教的皮囊，包裹著一顆已經對世俗步向絕望、冰冷無情的心。

這是一種極其深刻的文學批判。

施耐庵透過武松的悲劇，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可悲的規律：

在一個高度腐敗、系統性崩潰的社會裡，一個正直、有能力、守規矩的底層好人，是難以安身立命的。體制不僅不會保護他，反而會逼著他一步步走向瘋狂。武松為了生存，為了復仇，不得不主動割掉自己內心深處的溫和與對秩序的尊重。他必須變得比他的敵人更冷酷、更殘忍，才能在這個人吃人的世界裡活下來。

當他砍斷左臂、拒絕當官、在六和寺青燈古佛旁了此殘生時，那或許是他內心深處，對自己這段血腥人生的一種遲到的懺悔與自我救贖。他終於放下了那兩口殺人的雪花鑌鐵戒刀。

但他知道，那個曾經在景陽岡上、滿腔熱血、相信天理昭昭的年輕都頭，早就留在那個風雪交加的鴛鴦樓之夜，再也無法重現。這，才是「打虎武松」變成「行者武松」背後，最深沉、也最令人痛心的文學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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